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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你的枪号是多少”“一颗子弹有多

重”“战备背囊里该装什么物资”……

贯彻落实新大纲实践中，这些看似

不起眼的细节，往往是反映练兵备战质

量的“晴雨表”。

业精于勤，兵精于细。在叙利亚战

场狼烟四起、“丛林法则”在某些国家博

弈中仍未改变的当下，身为军人，最紧迫

的任务就是把打仗的本领练好练精。而

提升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素质，急不

得、慢不得也等不得，必须从一兵一卒、

一枪一弹练起。细节上的高下，平时可

能只是业余和专业的不同，战时却会是

生与死的区别。

战争是最严酷的审计师。未来瞬息

万变的信息化战场上，战斗力的表现形

式已由兵力、火力和机动力的物力集中

转变为信息力的精准释放。可以说，未

来作战就是精确作战，未来战场就是精

准化战场。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决

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任何一处疏忽

大意都可能引发“马蹄铁效应”，影响战

争全局。平时训练唯有与战时需求相衔

接、与战斗力生成要素相契合，才能在未

来战场上应付自如。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需要一流的训

练水平。如同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

军人把汗水洒在训练场，也要讲求“效费

比”。让每一滴汗都洒出效益、让每一颗

子弹都射出战斗力，应当成为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共同追求。

训练上的精细，决定战斗中的精

准。新大纲把科学练兵、精细管理、集约

高效确定为指导原则，目的就是为了提

高训练资源向战斗力转化的效率。落实

新大纲要求，需要我们拿出“绣花”的功

夫，从一点一滴严起，一分一秒算起，一

步一动练起，持续培养精细化训练素养，

促进军事训练向精确计划、精确组织、精

确考评、精确保障发展。

用兵打仗、运筹帷幄，“庙算”的核心

是精算、细算。辽沈战役中，指挥员从缴

获的武器、击毙的敌军官兵比例中发现

端倪，断定敌人指挥所已经撤离，于是果

断下达追击命令，一举俘获廖耀湘。一

江山岛登陆作战发起之前，指战员们除

了察探敌情和气象水文外，还就“登陆船

抵岸易撞岩”“抢占滩头阵地时战士鞋中

容易灌沙粒”等细节问题，研究出“用汽

车轮胎挂船舷缓冲”“用布袜子缝在鞋帮

上”等方法。正是凭着一丝不苟的精细，

我军官兵取得了“三小时攻克一江山岛”

的辉煌胜利。实践证明，善于关注细节、

利用细节，就能拨开“战争迷雾”，增加打

赢胜算。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过去，

训练粗枝大叶的问题比较普遍，演训指

令往往是“炮火猛烈覆盖”“给我狠狠地

打”，作战问题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

概略估量多、精确计算少，量敌用兵、量

敌用弹做得不够……这是与现代战争精

确打击、精确释能的要求不相符合的。

这类问题不解决，就会成为制约训练质

量提高的障碍。

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

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冰面上。同理，

现代作战是体系作战，一些似乎不起

眼的“小事”，都可能影响整个体系的

成败。如果忽视微量的积累，不做深

入细致的工作，就难有质的飞跃，提高

训练水平就成为一句空话。只有向末

端问效、向细节要战斗力，切实把精细

融入战备训练之中，才能真正练就过

硬的打仗本领。

当然，精细化训练不是事无巨细，也

不是“钻牛角尖”、陷入“繁琐哲学”的窠

臼，而是通过转变以往粗放式、“大呼

隆”、“一刀切”的训练方式，使训练场上

定性的要求定量化、模糊的要求具体化、

零散的要求系统化，切实把训练研得精

一些、抓得细一些，多考虑一些“意想不

到”的细节，从而在战场上棋高一着、胜

多一筹。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

精耕细作才会精确制敌
——坚持按纲施训实战实训系列谈②

■王 宁

一位领导带机关的同志下基层。大家一起

坐火车、换汽车，径直到达连队，与官兵同吃同

住，宿舍和会议室里清茶一杯。有的同志开玩

笑说：改作风改得不习惯了。这位领导说：“感

觉不习惯，说明作风在转变。”这话很有道理。

现在，从地方到部队，从机关到基层，作风

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转变，逐步进入新常态。但

也有少数同志表现出一些“不适应”“不习

惯”。有的觉得风光不再了，有的感觉官不好

当了，还有的认为当官没有意思了。这种“不

习惯”，一方面说明作风建设确实取得了成效，

另一方面也说明还有人没有把好作风变为好

习惯，没有把被动适应变为自觉行动。“不习

惯”的思想不克服，不良作风一遇气候还会卷

土重来，已经解决的问题还有可能死灰复燃。

习惯有好坏之分。坏习惯容易形成，好习

惯养成不易。

“今天弄点油，明天弄点面，后天再弄点衣

服，两三回之后就成了习惯，非搞垮自己不

行！”这是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时期说过的一句

话。有一次，工作人员把他的棉裤洗了，快到

中午，他还在炕上批阅文件。萧劲光以为他病

了，一问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就马上让警卫人

员领一床棉被和棉衣来。毛主席坚决不要，并

对萧劲光说了上面一席话。

“两三回之后就成了习惯”，这无异于一记

警钟，不光回响在延安时期，也回荡在今天的

现实生活。

曾几何时，在一些单位、一些地方，养成许

多不好的习惯。一些人习惯于大吃大喝、排排

场场，习惯于前呼后拥、迎来送往，习惯于以权

谋私、搞特殊化等等。这些不良习惯与作风，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影响干部在群

众中的形象。像洪流荡涤污泥浊水，似罡风扫除狂沙雾霾，我们党以铁的决心、铁

的措施，坚持不懈正风气、转作风，使党风为之一新，政风为之一清，人心为之一

振，问题积弊为之清扫，许多坏习惯得以改变。

好作风如清风拂面、洒落人间，如蒙蒙细雨、滋润大地。但因为一些人的“不

习惯”，便生出许多奇事怪事。比如，个别人用矿泉水瓶装白酒，用大拼盘减少菜

的数量。这说明，好习惯养成不容易，坏习惯不抓就反弹。让“不习惯”成为习惯，

必须不断巩固作风建设的成效，坚持经常抓、抓经常，使制度措施成为每个人的自

觉行为，使每个人真正习惯于新常态，绝不能让那些感觉“不习惯”的人，回到过去

的老路子上去，回到过去的坏习惯上去。

一种习惯的养成是不得了的事。清代的刘蓉，在其养晦堂之一室读书。俯而

读，仰而思，思而不得时，就在房子里来回行走。时间长了，地上被踩了一个坑。

后来，他命童子把坑填平了。可他每次走过时，觉得就像有土隆起一样，不自觉地

把脚抬高。他由此警醒道：习惯的养成是多么可怕呀！

这个故事，对我们同样有启发：好的习惯要不断巩固，坏的习惯要时时防备。

（作者单位：武警后勤学院二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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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一位领导同志下基层检查工作，发

现各类计划制定详实，各种登记填写齐

全。可当他一项一项检查时，发现许多

并没有落实。这位领导讲评时说：“留

笔迹不如留足迹。计划再科学，登记再

认真，没有落实，等于白搭。”

笔迹是写出来的，足迹是走出来

的。把措施计划留在纸上，不如付诸实

践、落实于行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拿起鞋套，脚一蹬就走”，行走于田

垄之间，埋头于稻浪之中，取得杂交水

稻研究的突破性成就。试想，如果不是

脱鞋下田，扎扎实实地干，而是闭门造

车、纸上谈兵，怎么会有我国杂交水稻

研究事业的发展？

没有十二分的付出，就不会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个别人在动嘴动笔上下

的功夫大，在动手动脚上用的功夫小。

有的工作没展开，宣传阵势已经拉开；

活动刚刚开始，经验已经出笼。这些行

为，不但没有赢得声誉、留下美名，反而

留下笑柄、留下骂名。为政之道，崇实

戒虚。妙笔即使能生出花来，也结不出

半粒果实。再好的计划措施，如果不付

诸行动，纵然刻在脑门上、写在手心里，

也是没用的。

留笔迹不如留足迹
■张海涛

基层心声

某连队在组织战场救护训练时，发
现个别对抗小组安排身体较小、体重较
轻的战士作为“伤员”，“不待见”那些身
材高大、结实健壮的“伤病员”。发现问
题后，连队干部严肃指出：训练中拈轻
怕重，上了战场哪会有选择余地，难道
因为受伤的战友不易搬运就要放弃
吗？他们及时纠正这一现象，把严训实

训落实到每个环节。
这正是：
搬运伤员拈轻重，

体型壮的不想动。

战场岂能图轻松，

平时就应练硬功。

洛 兵图 郑建坤文

部队还是要练，不采取实战化练

兵，不加强练兵的力度，就无法消除

“和平病”。习主席这一“两会金句”，引

起官兵持续热议，也给如何纠治“和平

病”开出了“药方”。

练兵力度越强，“和平病”就越少。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指战员整天备战打

仗，睡觉吃饭都得想着防敌人偷袭，哪

会有什么“和平病”？到了相对和平时

期，少数官兵心中的弦松懈了，敌情观

念淡薄了，练兵备战的强度下降了，“和

平病”就随之生长。朱德说过：“训练自

己成为国家民族的劲旅,成为党无战不

胜、无坚不摧的铁军，乃是我们部队目

前重要的任务，特别是环境比较安定的

部队，更应如此。”朱德的话警示我们：

处于和平环境下的部队，苦练不怠、精

武不止，就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和平

病”。

有一本书讲述了健锐营的蜕变。健

锐营曾是满清八旗兵的精锐，早年因

“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名噪一时，

取得著名的金川大捷。但到了道光年

间，懒惰骄奢之风弥漫，训练废弛，

军力锐减。骑射和马术原是八旗兵的

看家本领，每周都要进行骑射训练，

可后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以致

“ 十 人 上 马 半 数 落 ， 龇 牙 咧 嘴 腿 骨

折”。全营火枪打靶，竟无一人全部命

中。当年“威若雷霆，动如风发”的

八旗兵成了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不堪一击，屡

战屡败。由此可见，一旦荒废了训

练，“和平病”就会愈加严重，直至无

药可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深入推进实

战化训练，增加了练兵的强度，纠正了

一些比较明显的“和平病”。但用战斗力

标准来评判，用实战的铁尺来衡量，用

强大对手的实力来对照，我们的训练强

度仍显不足，一些“和平病”仍然顽固

地存在。比如，以不打仗的心态去做打

仗的准备，戴着安全的“紧箍咒”施

训，练兵备战的“二八现象”，研究现代

战争积极性不高，适应新体制“三转”

不够等等。这些问题，单靠教育整顿不

能完全解决，只能用高强度的训练逼一

逼，在真枪实弹、真训实练、真考实训

中全面消除。

怯敌还是艺浅，善战必定艺精。当

年戚继光的部队，刚开始也有怯敌的

“和平病”，但经过严酷训练，终于练出

自信，提振了血气，从而战无不胜。训

练力度增强了，训练环境复杂了，训练课目变难了，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官兵的战斗作风、虎气血性、良好心理、打赢能力自然就上去了。缺

少强度力度难度，是不可能成为虎狼之师的，也不可能在与敌作战中所向

披靡。

训练力度强不强，一个根本前提就看是否把训练摆在战略地位、放在

中心位置，是否真正做到训练人员、时间、内容、课目的落实。我们反复

讲的“二八现象”，根子就在于训练人员未落实。如果训练人员落实了，就

不会有那么多人“推材料”、那么多训练计划被取消、就不会形成文山会

海。打赢战争不靠材料靠实力，人员不训全，内容不训精，“二八现象”就

难以根除。

训练力度强不强，一个重要检验标准就看是否把打赢放在首位。有人

一抓训练，就消极保安全，刮风下雨、电闪雷鸣时不敢训，这本身就是一

种“和平病”。殊不知，安全不是保出来的，训练力度强了，安全才有保

证。各种险难课目、极限课目、挖潜课目都没训过，一旦上了战场，不出

事才怪呢！只有增强训练强度，多设险局困局难局，逼着官兵想办法去解

决，才能提高应对风险、化险为夷的能力。动不动就强调安全事故，哪还

有什么训练效益？新一代《军事训练条例（试行）》明确指出，“不得以安

全为由简化训练内容，降低难度强度”。事实证明，训练强度有了，安全本

领才会高，“和平病”才没有存在空间。

悠悠万事，练为最要。“和平病”只能用真刀真枪来打败，用实战化训练

来战胜。全军官兵都按照实战标准练起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遵循实战

要求和战争节奏，哪里还会有那么多“和平病”？

（作者单位：河南省商丘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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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训论战

毛泽东“于近人独服”的曾文正

公，他的家训苦口婆心，一片深情，

透露纸上。

从处世做人、品德修养，到家常

日用、出将入相，无不涉及，无不训

诲。就连读书写作的经验，也是悉心

教授，和盘托出。读之亲切有味，用

之实在管用。他对自己的兵弁将士，

恐怕不会这样说的吧！

“抄撮体面话头”，就是他写给儿

子的。信中说：

“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

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话头。”

我辈可勉强谓从文之人，带兵打仗是

不会的。说这几句话好，是因为多少

有一点自己的体会，与“矮子看戏、

随人说妍媸者”略有不同。

后来，陈康祺把这几句话原原本

本地抄在他的笔记 《郎潜纪闻》 里，

并加以发挥，举例说明：

“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昌黎

之纪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

抄小册也。”

写到这里，意思大概已经清楚。

说直接一点，就是身边要备一个小本

子，看到好言语、好议论，即所谓

“体面话头”者，就随手记录下来。

这虽然是一个笨办法，但非常实

用。否则，文正公也不会郑重其事地

写信告诉儿子了。

“抄撮体面话头”，说小一点，是

积累资料；说大一点，就是一种治学

的方法。前人许多不朽的著作，就是

这样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的。

《日知录》，是顾炎武最具代表性

的著作。后人评论它宣告了晚明空疏

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健实的新学

风。

他写作这部书，也是从“抄撮”

开始，一点一点记录，逐步上升到研

究层面，集腋成裘，遂成巨著。

他一自从学，就遵守先祖“抄

书”的庭训。这样经过了20余年，到

他40多岁时才开始著书。50岁以后，

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

他在卷首自述著书的过程：“愚自

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

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

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 今

天读来，仍能感受到那种扎实。

钱锺书的学术巨著《管锥编》，也

是先作札记后成书。杨绛回忆，钱留

下的笔记有几麻袋之多，达178本。这

些都是手抄，那些打印的不算在内。

看影印的 《钱锺书手稿集》 中文笔

记，就可以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盛况。

现在，许多做文字的人，似乎都

羞羞答答讳言“抄撮”，遮遮掩掩地不

肯承认这一点，行文不加引号、不标

出处，好像以此宣示“言必己出”、博

学多才。

清代的另一位学人说过：士人至

今日，凡作诗作文，俱不能出古人范

围，即有所见，以为创获，而不知为古

人所已言。惟随时记事，或考论前人言

行得失，有益于世道人心者……不至于

虚其所学。

所以，文人作文，也和武人习武

一样，都必须老老实实，“知之为知

之，不知为不知”，一是一，二是二，

不会的就说不会，不懂的不要装懂，

靠投机取巧掩人耳目，靠哗众取宠博

一己之名，是行不通的。

真是古今人情相去不远。为了自

己这“抄撮”的底牌被人摸去，差点

打起来的都有。《世载堂杂忆》的作者

刘禺生说：

章太炎有手抄秘本数十册，蝇头

小楷，极精善，记的都是汉魏以前最

好文调。作者说，他写的文章之所以

渊雅古茂，是有本源的。有一次，作

者与其他几个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差

点弄得动武。

有一天，太炎为人作文，作者看

到其中有一句话，对太炎说：这不是

先生从《四书》里套用的吗？太炎听

了，怒目而视。

可见，大家也是从“抄撮”做

起，慢慢成为大学问家的。而如此秘

不示人，也可见他们是多么看重这些

“体面话头”了！

“ 抄 撮 体 面 话 头 ”
■一 丁

玉渊潭


